人間佛教的思想精義──以印順導師為中心
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林建德

一．中國佛教的反省
（一）、現實佛教與佛法間的距離；
（二）、菩薩道精神的忘失；
（三）、方便法門過於盛行；
（三）、佛法純正義的減損；（五）、理論教義的偏失。

二．人間佛教的形成：從《印度之佛教》之「序言」談起(1942年)

三．人間佛教的思想基礎：以阿含
、般若
、中觀
為主
四．人間佛教的理論主軸

一、論題核心：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。

二、理論原則：法與律合一、緣起與空性的統一、自利與利他的統一。

三、時代傾向：青年時代、處世時代、集體時代。
四、修持心要：菩提心（信願）、慈悲心（慈悲）、空性見（智慧）。
五．人間佛教之思想特點（略舉）
（一）．以人為主體；
（二）．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；
（三）．在家佛教的重視；

（四）．依法不依人。
 
六．人間佛教發展之綜合省思

（一）．傳統與現代；（二）．現實與理想；（三）．世俗與神聖；（四）．展望、願景。

從《印度之佛教》之「序言」談人間佛教之發展軌跡
疑惑：佛教之末流，病莫急於「好大喜功」。好大則不切實際，偏激者誇誕，擬想者附會，美之曰「無往而不圓融」。喜功則不擇手段，淫猥也可，卑劣也可，美之曰「無事而非方便」。圓融方便，昔嘗深信不疑，且以此為佛教獨得之秘也。
二十七年冬，梁漱溟氏來山，自述其學佛中止之機曰：「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」。吾聞而思之，深覺不特梁氏之為然，宋明理學之出佛歸儒，亦未嘗不緣此一念也。佛教之遍十方界，盡未來際，度一切有情，心量廣大，非不善也。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，任重致遠之行，而競為「三生取辦」，「一生圓證」，「即身成佛」之談，事大而急功，無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！吾心疑甚，殊不安。

啟發：時治唯識學，探其源於『阿含經』，讀得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句，有所入。釋尊之為教，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，立三世而重現在，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。釋尊之本教，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，動言十方世界，一切有情也，吾為之喜極而淚。

探索：自爾以來，為學之方針日定，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，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。探其宗本，明其流變，抉擇而洗鍊之，願自治印度佛教始。

發現：印度之佛教，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、深簡、平實。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，無以應世求，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。中期佛教之緣起性空（即緣起無我之深化），雖已啟梵化之機，而意象多允當。龍樹集其成，其說菩薩也：1.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「忘己為人」。2.抑他力為卑怯，「自力不由他」，其精神為「盡其在我」。3.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「任重致遠」。菩薩之真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。龍樹有革新僧團之志，事未成而可師。
定位：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 
� 「我在佛法的探求中，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，六度的首重布施，物質的、精神的利濟精神，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。」


� 「中國佛教的重於自修自了，出家在家，一體同風，就是這種最大乘思想的實踐。……專心一意於自求解脫，甚至將在佛法中所有種種福德、慧解，看成與本分無關，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特色。」


�  一、理論的特色是「至圓」；二、方法的特色是「至簡」；三、修證的特色是「至頓」。


� 《阿含》：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，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…


� 《般若經》: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……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


� 《中論》：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


� 以人間凡夫發菩提心學菩薩行，有兩點特徵：一、具煩惱身：二、悲心殷切。不修定、不斷惑。今是學時、非是證時；眾生度盡、方證菩提。


� 「唯人能學佛，唯人能成佛」、「出家更接近了人間」、「人間正行的人菩薩行」。


� 「現階段的中國佛教，不但理論是後期的大乘，唯心的、他力的、速成的行踐，也都是後期佛教的本色。我們如果要復興中國佛教，使佛教的救世成為現實，非推動中期的少壯青年的佛教不可。」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﹔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這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」


� 「復興中國佛教，說起來千頭萬緒，然我們始終以為：應該著重於青年的佛教，知識界的佛教，在家的佛教。今後的中國佛教，如果老是局限於──衰老的，知識水準不足的，出家的（不是說這些人不要學佛，是說不能重在這些人），那麼佛教的光明前途，將永遠不會到來。在這三點中，在家的佛教更為重要。」


� 「我的學佛態度是：我是信佛，我不是信別人，我不一定信祖師。有人以為中國人，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，我並沒有這個觀念。假使是真正的佛法，我當然信，假使他不對，那就是中國人的，我也不信。我是信佛法，所以在原則上，我是在追究我所信仰的佛法，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。」「不以傳於中國者為是，不以盛行中國之真常論為是，而著眼於釋尊之特見景行。」


� 藍吉富在評價印公的佛學思想與歷史意義，論及「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指引者」時，認為印公求真、批判、主智論的風格，所展現的思想，已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指出一條可資遵循的大方向。藍吉富表示：「要走上這一新方向，可能是佛教發展趨勢的一種根本扭轉。印公的思想，就像佛教歷史發展路線上的路標。透過這一路標的指引，後人如果繼承得宜，那麼佛教史的發展，是很可能轉向的；中國佛教史，是很可能有嶄新的一章的。」見藍吉富〈印順佛學思想的特質及歷史意義〉，文收《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頁223





